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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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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申城舞台创作坚持守正创新，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国内建成的首家国际性高等级综
合剧院，上海大剧院聚焦中国文学经典和神话故事，将中华美学
引入现代表达和国际叙事，创新打造“东方舞台美学”节目品牌，
先后推出昆曲《浮生六记》《重逢〈牡丹亭〉》和舞剧《白蛇》等三部
曲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和各界好评。这些剧目接连获得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剧院和香港艺术节等重要节展的邀
约，前不久舞剧《白蛇》更是入选第五届进博会人文交流平台“场
外剧目”，向海内外展示上海出品的中国舞台最新创作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着眼满足人民
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着力提供更
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解码“东方舞台美学”三部曲创作，对于上
海文艺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或许会带来一些
启发。

一是重塑剧院的创意核心功能。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更是通
向艺术高峰的必由之路。上海大剧院始终把“启动城市文化创意
核心”作为自身的责任使命，专门成立创制中心，创制推出“东方
舞台美学”节目品牌。昆曲《浮生六记》《重逢〈牡丹亭〉》和舞剧
《白蛇》三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用心用情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
悖法。通过“传统故事+当代表达”，创造性地将经典文本转化为
舞台语汇，让人既能够与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亲切共鸣，又能够
真实感受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和梦想。

二是发挥剧院的资源配置能力。文艺创作是艺术资源聚合和
配置的过程。“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作品的出新出彩，正得益于上海
大剧院坚持以创演为中心环节，不断强化文艺资源的全球配置能
力。两部昆曲大戏《浮生六记》《重逢〈牡丹亭〉》聚焦江南文化深厚
的长三角地区，汇聚上海、江苏、浙江昆曲专业院团力量，精心打磨
创演。舞剧《白蛇》则进一步放宽视野，推动上海、辽宁和美国旧金
山、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艺术机构深度合作，让海内外艺术家、青
年艺术人才在交流互鉴中迸发创新活力。

三是彰显剧院的东方美学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头活水。古老昆曲演绎“晚清小红楼梦”《浮生六记》，600岁
的经典戏剧样式和200岁的古典文学名著发生动人邂逅。《重
逢〈牡丹亭〉》挖掘汤显祖笔下的“双梦记”结构，首次揭示出隐藏
在古典戏曲文本之下的世界级戏剧语汇。舞剧《白蛇》独具匠心
运用二十四节气、时令佳节等传统文化元素串联，为流传千年的
民间传说注入时代审美。“东方舞台美学”三部作品无一例外都
充分挖掘了中华文学经典，从丰富的历史素材中构建主要的戏
剧结构，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彰显独特的东方美学和中华
气韵。

四是瞄准剧院的年轻人群需求。当前，观看演出的主力消
费群体正在发生世代之变，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Z世代正
在快速崛起。这群年轻人身上呈现出为本土文化“倾心”、为社
交认同“画圈”、为个性表达“发声”等鲜明的文化消费特征。“东
方舞台美学”三部作品较好贴合了Z世代的消费心理，将传统故
事于现下重构解读，打造如梦如幻视觉效果，掀起了一股舞台艺
术的“国潮风”，让Z世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中获
得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引发年轻人群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
平台解读和分享的热潮。

五是提升剧院的市场应对韧性。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的交织影响，文艺创作生产出现诸多困境，亟需以自身努力的确
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东方舞台美学”三部作品主动
拥抱互联网，在演艺新模式、创排新方式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一
方面，坚持演出和演播并举，昆曲《浮生六记》在大上海保卫战期

间，通过“巡演零号站”全网首播，丰富市民“宅家”生活，聚力“艺起前行”。另一方面，坚持云端
和线下结合,《重逢〈牡丹亭〉》《白蛇》利用海外文艺资源和顶尖人才开展创排，顺利完成境外初
排、国内首演，为疫情条件下创造舞台精品提供了全新模式。

六是增强剧院的全球叙事意识。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上海文艺肩负着向世界
更好展示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特殊使命。“东方舞台美学”三部作品正践行着这样的特殊
使命，无论是《白蛇》中实现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民族舞的跨界对话，还是《浮生六记》中运用
现实与梦境交错的世界语汇表达，都兼具经典文本、当代审美、世界语境。这些作品实现了以国
际化的表达呈现千古流传的中国古典戏剧和民间传说，向世界更好地阐释了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古典中国、传统意象、推
陈出新、国际表达是“东方舞台美学”的创作主旨，对其解码启发我们，只有传承中华文明，拓宽
全球视野，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
秀作品，才能让舞台文艺之花开遍全国，走向世界。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请给我讲个好故事
爆款音乐综艺不仅是形式的创新，更是叙事的动人

苏展

音乐综艺（以下简称“音综”）无疑是近年来

的综艺爆款。2018年，《声入人心》第一季播出

并取得收视成功，音乐剧从殿堂走向观众的荧

屏和手机，阿云嘎、周深等学院派唱将成为年轻

人的偶像，甚至成为当今流行乐坛的一股主要

力量。此后，《天赐的声音》《为歌而赞》《我们的

歌》等都吸引了一定的关注度，《中国有嘻哈》等

关注到了亚文化的音乐类型。

在偶像选秀、真人秀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

之后趋于同质化，观众对资本生产“偶像”的模

式保有警惕，对“素人”呈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性

提出质疑的背景下，“音综”成为了综艺市场中

一股抢眼的主流。然而，时下的热门音综有些

经历了短暂的巅峰后走了“下坡路”，有些则面

对观众的期待“高开低走”。那么，什么样的音

综是好看的音综？怎样的音综才能成为爆款？

或许答案就在“叙事”二字上。综艺需要通过精

彩的叙事令闲暇时的观众获得审美愉悦；而音

综则更是非常独特的类型，它的叙事更要围绕

音乐展开。

音乐 ·竞技 ·美育：
从中国观众喜爱的热门
音综说起

关于音综的“叙事”，较为关键的有两层意

思：音乐本身的叙事和节目的叙事。

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回顾中国电视史上深受

观众喜爱的、具有较长生命力的、用当下的语言

讲可谓“大爆”的音乐综艺节目，来考察优秀的

音综是怎样为观众呈现扎实、紧凑的叙事的。

1993年开播的《中国音乐电视》，将“音乐

电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MV——介绍给

中国观众，实际上是借助更具冲击力、承载信息

量更大的视觉形式服务歌曲的推广和传播。节

目的叙事朴素而扎实，主要由主持人讲述、与歌

手对话访谈等形式来介绍歌曲的创作故事、歌

手的背景与特色、音乐电视中使用的新技术新

元素等。比如，节目以主持人与歌手李娜的对

话介绍歌曲《青藏高原》，其中就谈到了西藏民

族音乐的特点、歌曲与电视剧叙事的结合、更为

“时髦”的现代感唱法尝试等问题。这种通过叙

事进行的强内容输出使节目成为一代中国人的

“流行音乐启蒙”。

与当下许多依托音乐形式，实际则想要“推

人物”的综艺节目不同，早期音综节目都全然不

包含“真人秀”的部分。2004年开播的《超级女

声》系列，类型开始出现一些模糊性，但其叙事

可谓相当成功，值得借鉴。节目的核心是演唱

竞技，在竞技过程中也成功地推广了歌曲，比如

周笔畅带火了R&B（节奏布鲁斯），张靓颖为年

青一代的中国观众推介了大量英文歌。对这些

歌曲、风格的介绍出现在每个选手演唱之前的

短片介绍中，选手也通过表达自己的偏好、选歌

等成功推介了原唱歌手、传播了音乐知识，许多

观众正是通过李宇春对自己选曲的讲述对拉丁

曲风有了感性认识，知道了后来为世界杯演唱

主题曲的歌手夏奇拉的。当然，说《超级女声》

的模糊性，是因为在竞技比赛中首次出现了类

似真人秀的部分，如播放选手日常生活、交往的

片段，歌迷拉票、支持选手等情节，“人气”甚至

成为主要的选拔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节目到达巅峰，正说明，围绕音乐本身展开叙

事更有效。尽管节目在节奏上时徐时疾，有意

增强观众的情感强度，但总体而言，2005年的赛

制明确、简单，竞技依然是节目的核心，观众有

种观看体育比赛的紧张感。《超级女声》系列节

目在此后进入了一条下坡路，现在看来，这或许

与其竞技性和音乐性的弱化、真人秀色彩越来

越强有关。

在媒介平台空前丰富、制作手段持续翻新

的当下，按理说“音综”应该更好看才是。一方

面，无论是推歌曲，还是推歌手，我们有更丰富

的音乐风格类型，可以依托更多样的音乐技术，

主流的、亚文化的歌曲、歌手都可以推广。另一

方面，现在的观众有更好的审美教育基础，更容

易也更有意愿接受、欣赏音乐。但令人意外的

是，当下播出的许多音综可谓“高开低走”，或者

说并没有诞生以往像“青歌赛”那样的全民爆

款。问题就在于，令音综好看的密码——“叙

事”的重心偏移了。

做好“音综”叙事，
讲好音乐的故事及其当
代价值

前文说过，音综的叙事包括了音乐本身的

叙事和节目的叙事。其中音乐叙事的核心在于

交代音乐在什么背景下创作、音乐本身讲述了

什么故事、在它创作以及几次被大众广泛接受

时表达和唤起了怎样的情感。比如，《声生不

息》推“港乐”，节目设置每一期的主题，如

港乐与我的“愉快少年事”、港乐与我的“城

市人生”、港乐与我的“葡萄成熟时”等，有

意将歌曲的创作背景、歌手与歌曲的关系等作

为叙事的元素，有意用叙事将观众带回香港的

历史中。许多珍贵的视听资料也在节目中被呈

现。这是节目组有意将音乐本身的叙事呈现在

观众面前的努力尝试。

节目叙事同样应该围绕音乐展开，要带领

观众从音乐诞生、创作的“历史现场”走到当下，

为观众说清楚这些作品、风格、技法等的“当代

价值”。具体而言就是需要为观众说明，为什么

要在现在听这些歌，这些音乐带给我怎样的振

奋力量，为我解决当下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了什

么借鉴等。以近期播出的《超感星电音》为例，

通过这个节目，观众可以直观地了解许多电子

音乐技术，比如talk-box等，也可以了解“制作

人”这一角色在歌曲诞生过程中的贡献。观众

为歌手刘雨昕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talk-box技

术而惊喜，然而这种技术的诞生背景、使用场景

如何，适合表达什么样的情感，这些观众关心的

问题都没有充分地交代。由此，节目仅仅为特

定歌手的歌迷推出了一些热门的舞台表演，而

对于更普遍的观众，他们所接受的美育效果则

打了折扣。观众在弹幕和社交网络中普遍表

示，节目花了太多篇幅展现歌手与制作人的组

队匹配过程，以及对分数的押宝和博弈。这些

“悬念”、这些起承转合看似是屡试不爽的编剧

大法，却也令这档综艺本该属于音乐的叙事实

质上偏移、让渡给了更适合展现“人物”成长的、

真人秀的叙事了。

好在，近期播出的《中国好声音2022》让我

们看到，制作方或许已多多少少力图令音综的

叙事回归音乐本身。这档诞生于十几年前的节

目在开播初期围绕竞技的核心，推出了一些歌

舞技能佳的歌手，如“非常规”唱跳歌手吴莫愁、

创作歌手梁博、“雄霸”影视原声音乐领域的张

碧晨等。至中期“遇冷”，一个显性的原因就是

叙事策略的偏移问题，观众批评“太煽情”，他们

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歌手奋斗故事。新一季重

新回归了以歌曲和演唱竞技为核心，不再像往

季一样在歌手演唱时频繁插播其亲友团在后台

观看并泪流满面的镜头，对选手背景的介绍也

较少围绕其成长故事层面，取而代之的是对歌

手院校、职业等基本信息进行“简历”式的陈列，

这些都可看作制作方力图以音乐本身来挽救节

目颓势的努力。

需要提示的是，无论是好的音乐通过内容、

旋律完成“叙事”，还是好的风格、好的形式、好

的技术通过节目讲述实现“叙事”，优秀的叙事

无疑能使音乐和音乐综艺节目彰显其时代价

值，甚至成为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情感力

量。流行音乐的发展依赖其保持活力，保持活

力就是让不了解的人了解它，让不处在音乐讲

述的历史的发生现场的人，能够通过音乐的叙

事，回到历史现场。叙事记录的不仅是创作者、

演唱者的经历，更是集体的经验、家国的历史；

不仅是事件、事实本身，也是历史中的情绪和情

感。通过聆听歌曲，吟唱音乐，观众能“看到”历

史，感受到历史中曾经漂浮的那些情绪，看到历

史和这些情感的当代价值，让音乐带给人面向

未来的勇气。在抗疫的日子里歌颂“平凡的一

天”的毛不易的广受欢迎，正是大众在音乐中记

录历史、观照内心的结果。音乐与其他文学艺

术形式一样，且它更具有听觉艺术的独特优势，

语言更诗化、旋律更动人，并可依托现代技术进

行多样化的编排和更迅捷的传播。从这个意义

上说，“音综”无疑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综艺类型。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讲师）

新媒体平台“文学场”如何影响当代青年阅读
霍艳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抖音、B

站、小红书等以短视频、直播、图文分享的形式，

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内容生态。

一是出现大量图书推荐、阅读分享的内容，吸引

了新的读者，促进了图书销量。迟子建的《额尔

古纳河右岸》经由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推荐，卖出

60万册；二是提供给创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的

机会，帮助其更好呈现个人风格、展示创作理

念；三是生成了新的评价标准，更强调文学与生

活相互连接。

在这种趋势下，传统的文学从业者、出版机

构、文学杂志、书店都在积极向新媒体平台发

展。新媒体已经逐步渗透过去纸质媒体形成的

文学场，把文学创作—评论—接受—评奖—经

典化等环节进行结构性的重建。同时根据不同

平台的特点生成了许多新文学场。

网络文学阅读成为
生活方式和社交手段

B站、小红书等是展现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平

台，70%以上的用户是“90后”。这些平台上的

“文学场”折射着Z世代的文学阅读状况。

“阅读”在青年生活中发生着变化，正变得越

来越具有情境性，被用来和浮躁的生活风气相区

隔对照，青年把阅读视为一种屏蔽嘈杂、抵抗焦

虑、回归自我的独特生活方式，并通过文化消费

形成特有的文化区隔。比如很多人提倡“共读”，

互相打卡鼓励，追求阅读带来的情感联结，使阅

读也成为一种社交手段。

当阅读从一种思考方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时，青年对于阅读对象的选择也发生变化。网络

平台数据显示，年轻女性群体偏爱类型文学，或

是故事通俗、呈现家族命运、展现生活情趣的传

统文学，如叶广芩的“京味三部曲”、葛亮的“中国

三部曲”、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等。这些作品

将日常生活叙事与民族宏大叙事统一，将家庭置

于大时代的背景下，以时代飘摇与日常生活的寻

常相对照，凸显人性恒常的一面。家庭作为最基

本的社会结构，成为联通时代和个体的中介，家

与国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作家在作品里建构

了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值得个人为之去不懈奋

斗，以此对抗现实世界的庸常。

文学分享的动态感
与直白的评价系统

新媒体平台与传统文学场最大的区别是评

论环节被分享环节取代。过去，评论家以启蒙

姿态和专业术语进行文本阐释，对话对象更多

是作家和同行等，不一定能体现读者的鲜活感

受。而在新媒体平台上，分享是平等的，每一个

分享背后，都能看到一个鲜活的主体，他们主页

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关注话题、审美趣味，折射

不同的现实感。他们用生活经验跟文学作品相

互对照，形成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从具体内容来看，人们先是分享作家经历，

奖项、创作年限、专业领域，这些象征资历仍被

视为品质的保证，如对王旭峰的介绍是：茅盾文

学奖得主、历经26年创作的作家、茶叶专家。对

于新锐作家，他们则侧重凸显作家的形象气质，

如分享葛亮、陈春诚这样具有文艺气息的作家

的艺术照，使读者不自觉地将作家气质带入阅

读中，将作家与作品重合。但他们的分享非常

依赖外部资源，如内容介绍、网络评分、媒体推

荐、销量排行，在1000字的有限篇幅里通常是摘

抄现有资料，加上简单几句对于作品的理解、作

品片段、人物关系分析。相较专业的文学评论，

他们更相信名人的推荐，如姜文评价葛亮“握着

年轻的笔，表达着老灵魂”，就被频繁引用，这也

让他们有和名人共同阅读一本书的亲近感。

在新型阅读场域中，文学分享呈现出一种

动态感，发展出一套基于身体语言的、相对直白

的评价系统。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一读就完全

放不下、读完久久不能平复、第一页我就跪了！”

“她的书我闭着眼打五星、不忍释卷、实在沦陷、

熬夜爆肝也要推荐”。凸显阅读所带来的身心

体验，描绘身体如何与阅读发生关联，靠夸大身

体感受与读者拉近距离。

在分享的形式上，采取图文结合，几乎每篇

分享都是手持图书，或是将书融入在某个场景

中，使阅读具象化。这就加大图书装帧的权重，

以《望江南》为例，封面本身就是一幅画，以绿色

为底，背景图案是江南人家的地图，青山和民居

相互映衬，再点缀几片绿色的茶叶，形象化地展

现出中国历史和民族产业的地方文化与风俗。

整个封面素雅、清新，富有诗意，使得书可以作为

道具，嵌入在生活场景中，很多分享都是以书与

一杯清茶、一株植物或古朴家具相搭配，传递一

种清新、宁静的意境，凸显氛围感，无形的精神生

活由此变得具象化。这种分享无论是从内容还

是形式，都高度形式化，作品的好坏标准似乎变

成能否激发身体反应，而不是带来自我的思考。

寻找共鸣点，博主带
动阅读沉浸感

当分享取代评论主导文学场时，平易近人的

读书博主也就取代了高高在上的评论家，成为一

种新的职业。读书博主相对于时尚博主门槛更

低，只需要建立起亲切感，寻找到共鸣点，布置出

阅读氛围感，将文学深度通过场景转化为阅读沉

浸感，如“越看越上头，读到颅内狂放烟花”“这本

书我想劝你不要看，怕你把眼睛哭肿，读完意难

平”，以获得身体感受作为阅读目标。这种分享

最初还基于个人趣味和阅读积累，很快变成了可

以批量复制的套路，分享也转化为收益，一是收

获出版社寄来的免费图书，二是收到几百到几千

的推广费，三是通过卖书抽取佣金。

国外的小众文学在相关平台上也受到一定

关注，但这种小众阅读多是一种独特身份的彰

显，凸显的是“我和你们不一样”，“读什么书”和

“成为什么样的人”被画上等号。相应地诞生一

些更高层次的人文、小众阅读博主，他们强调自

己的专业身份和庞大的阅读量，阅读对象更加

冷门，故意跟主流趣味相背离，普及专业的人文

知识，用品位做出了圈层的区隔。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也出现在新媒体平台

上，“作家”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对青年仍具有吸

引力。有的知名作家开始宣传新书或展现公共

形象，如周国平、刘墉、蒋勋、冯唐等，他们的账号

由专业团队运作，内容都是人生经验的分享，作

家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新锐作家则注重日常

生活的自我呈现，主动参与到作家形象的建构

中，形成独特的气质光晕，使读者产生亲近感。

还有一群不知名的创作者，他们展现的是“成

为作家的过程”，比如一个名为“在希尔维亚城中”

的博主，拥有1.2万粉丝，远超一般的青年作家。

通过搜索得知，这位创作者名为李世成，是1992年

出生的贵州布依族青年作家，现为《南明河》执行

主编，贵阳市南明区作协主席。但在“小红书”上，

他展现的是如何通过文学“安身立命”，有时会分

享一些投稿经验，每次收到稿费都会晒出字数和

金额，还有和编辑的交流截图，包括如何向编辑推

荐作者，吸引更多文学爱好者关注。

不同新媒体平台“文
学场”的特点

过去谈到新媒体文学，都会强调技术变革对

文学形式的影响，而媒介文明本身也影响文学的

发展。不同新媒体平台的文学场有各自特点。

微信读书通过组建读书小队、完成阅读目标、兑

换阅读时长、查看好友阅读情况来达到社交目

的，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一群人的狂欢”，经

得起重读、阐释的文学经典和具有话题性的影视

原著更受欢迎。抖音则依靠博主的独特气质和

反复推敲的文案，将严肃的文学重新演绎与生动

解读，提供舒缓情绪，激发个性化的理解，展现更

多的人生可能，也更直接地指向消费。

新媒体平台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文学场，

也源于这些年平台试图摆脱消费主义、物质享

乐、虚假种草的标签，从物质向精神寻求转型，

这也是一种稳妥的经营策略。例如作为一个更

吸引女性的生活网站，小红书加大向知识、阅读

等精神文化层面内容的倾斜力度，成立读书频

道，邀请出版机构、作家、学者入驻，给予了读书

博主一定的流量支持。这个文学场里，分享仍

指向购买这一终极目标，图书被视为一种经济

实惠并能快速获取象征资本的消费品。

必须看到，新媒体给文学带来巨大流量，使

得越来越多文学从业者按照平台受众的口味来

写作和推广作品。如果图书变成道具，听与看

代替阅读，对小众的标榜成为个体的突围之道，

读者的文学鉴赏力可能并没有提高，也难以形

成独立的见解。新媒体看似拓宽了传统文学

场，但由于信息茧房效应，人们会习惯性地被自

己的兴趣所引导、被算法操控，缺乏多元视野。

新媒体平台上新文学场的生成，也使我们反思

文学不光是创作者的智慧结晶、研究者的分析对

象，还要与接受者不断发生心灵碰撞，如何将他们

的感性需求和现实生活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通

过评论进行有效阐释，激发他们分享的欲望，是作

家、评论家等文学从业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